
我的美国
“

老学生
”

卡尔

生命的本质
是平等的

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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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字的生态散文
《

谁为人类忏悔
》

(

作家
出版社出版

)

这本书
。

读得这么慢
，

是因
为思绪不得不常常停下来

，

和作者一起
去追忆

，

去思考
，

去眺望
。

这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
录

。

严谨的新闻视角
、

深入的田野调查
、

深沉的哲理性思考和从容的散文笔调融
为一体

，

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角度展开
了一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荣衰史

。

有宏
观的描述

，

也有细部的刻画
。

大到山川河
流的变迁

，

小到草木虫鱼的命运
，

都被作
者用科学的逻辑勾连起来

，

加以理性的
熔铸

，

成为响彻全篇的警世钟声
。

这样的阅读是沉重的
。

怎能不沉重
呢
?

创造了地球上全部文明成果的人类
，

却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内变成了对这个星
球最危险的破坏性力量

。

当弓箭换成自
动步枪

，

斧头换成动力强大的油锯
，

徒步
换成风驰电掣的车轮

，

一切就开始加速
。

淘金
、

砍伐
、

垦殖和猎杀的效率以几何级
数扩大

，

而人们依然像温水中的青蛙
，

贪
婪着眼前的舒适

。

其实
，

在离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太遥
远的那些世纪里

，

亡羊补牢还有着充分
的机会

，

然而时机被一次次耽误
。

等到生
态灾难频频逼近

，

问题已经严峻得让人
透不过气来

。

作者写道
： “

1998

年发生在长江流
域的那场大洪水

，

震惊了全世界
。

面对滔
滔洪水

，

我们对长江的依恋和赞美好像
已变成了一片诅咒

。

其实
，

长江何罪
？

假
如长江流域那茂密的森林植被保存如
初

，

假如早些年对长江流域的森林全面
禁伐

，

假如没有那年均
6

亿吨的泥沙滚
滚而下

，

那场洪水从何而来
？ ”

可是
，

孽果已经造就
，

时光湮没了历
史

。

今天
，

谁去问责
，

又向谁问责
?

芸芸众生固然难免为眼前利益所左
右

，

可是还有社会精英
，

还有智者
。

他们
都哪里去了

?

要知道
，

他们的存在意义就
是让真理发出声音

。

如果曾经失职了
，

失
语了

，

那么今天再不该沉默
。

古岳是怀着赤子对受伤母亲的痛惜
写这本书的

。

他用忧伤的文字舔舐着大
地流血的伤口

，

用悲怆的声音呼唤文明
的回归

。

他深知
，

自己的呐喊抵御不了大
千世界的喧哗

。

可是
，

他要秉持心中那一
盏烛火

，

在世俗的风尘中摇曳前行
。

古岳是个记者
。

一个记者
，

毕其一生
的精力写出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并不难

，

出版一两本书也不难
。

但一辈子锲而不舍
地去关注某一个社会问题

，

并用永不妥协
的态度去思考

，

去叩问
、

去辩解
、

去诉求
、

去奔走
，

把它当做神圣的责任
，

就是一个
真正的

“

另类
”，

这样的追求将记者的职业
意义延伸到更远

。

长达十五六年的田野调查
、

长达五六
年的艰难写作

，

尤其是书中所表露的心迹
说明

，

古岳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
，

他是为
了完成一个宏誓大愿而作的精神跋涉

。

在一个崇尚功利
、

缺乏内省意识的社
会风气中

，

古岳替人类所作的忏悔
，

未必
所有的人都愿意倾听

。

只要看看我们的生
活常态就可知

，

现代人是多么善于回避沉
重的话题

。

但对古岳来说
，

这并不很重要
。

他在烛照一个领域的同时
，

首先抚慰了自
己的心灵

，

他正在抵达心中的彼岸
。

一位忘记了名字的美国社会学家说
过

：“

什么叫文明
？

如果一条高速公路能够
为了一棵古树而绕道

，

这就是社会文明
。 ”

我相信
，

这也是古岳和我们的憧憬
，

尽管
遥不可及

，

却让我们永存美丽的念想
。

开始
，

他不安
、

焦虑
，

甚至埋怨世界不公
平

，

上帝不公平
；

他曾经质问过妈妈
，

为什么
在别人面前

，

在哥哥姐姐面前
，

世界是美丽
的

，

充满了五彩
，

河水在流动
，

鸟在展翅飞
翔

；

而在自己的面前
，

世界只是单调的黑暗
，

一切似乎都是停止的
，

只是一个平面
。

后来
，

他慢慢知道了
，

这或许只是生活
偶尔的一个过错

，

给了他终生的不幸
；

但这
不是生活的最终结局

，

不是生命的本质差
异

。

心灵激发出的力量可以弥补一切
，

战胜
错误

，

赢得一切
。

他开始静下心来
，

用奇特的
、

格外灵敏
的耳朵聆听世界

。

于是
，

生命以音乐的优美
把一切都展现在他的面前

。

他看到各色花
朵在他眼前绽放着诗意

，

他听到各种鸟儿
以醉心的歌唱在他眼前舞蹈

。

他开始喜欢
琴健

，

在键盘上敲打美妙的乐章
，

赢得了整
个世界的喝彩

。

人们赞美他
，

颂扬他
，

把鲜
花和掌声不断地献给他

。

他开始信了那句
话

：

生命在本质意义上是平等的
。

生活在不断地
、

反复地印证着这个真理
。

当我看到那位聋哑姑娘只是凭感知踏着音乐
节拍跳出美妙的舞蹈

；

当我看到那位独腿的
青年

，

欢快地在舞台上展现鸟类飞翔的姿态
；

当我看到无臂的男孩
，

用脚趾
、

用口执笔龙飞
凤舞

，

挥洒笔墨
，

我便看见坐在我身边的观众
和我一样眼里盈着泪水

。

透过泪光
，

我看到人
们内心的赞叹

、

钦佩和敬仰
。

那是生命在平等
意义残奥会上的沟通

、

融和和相互欣赏
。

残奥会
，

再一次体现了人类展示平等的
美德

。

这些肢体上有残缺的运动员
，

有着与正
常人一样的精神理念

。

他们要在运动场
、

游泳
池

、

以及各种球类
、

田径项目上
，

追求生命的
极致

，

追求生命在任何状态下的可能
。

身体的
力和美

，

意志的顽强与坚韧
，

同样会为人类创
下奇迹

，

成为世界的财富
。

二十多年前
，

当我第一次看到轮椅上
的姑娘张海迪时

，

我为她顽强不屈的精神
，

以及乐观向上的品格所深深感染
。

我写下
一首长诗

《

第五根弦上的强音
》，

那是唱给
张海迪的

，

也是献给所有残疾人朋友的
。

在
阿拉伯人的古典哲学里

，

认为人如同一把
五弦琴

。

人的四种气质
，

构成了四根弦
，

可
以弹奏喜

、

怒
、

哀
、

乐
，

但
，

必须配之于第五
根弦

———

灵魂之弦
。

前四根弦
，

缺一根或缺
几根

，

不要紧
，

只要灵魂之弦不缺
，

依然可
以弹奏

。

可是
，

当这第五根弦
、

即灵魂之弦
如果断了

，

整把琴便无法弹奏了
。

生命在本质意义上是平等的
，

让我们
把握并弹奏好灵魂之弦

，

使人生这把琴弹
奏出更美妙更响亮的乐章

!

自尊历来为人类之美德
。

自尊是一个人对自身基本人格
、

尊严
、

权利
、

形象的珍视和维护
，

是每
个人立身于世的根本

。

一个人要自尊
，

不能容许任何人剥
夺自己的基本权利

，

不能丢掉自己的起
码尊严

，

如果没有自尊
，

绝不是一个健
全的人

。

一个国家
、

一个民族也要自尊
，

中华民族延续千年
，

世世代代奋斗不
息

，

前赴后继
，

以其历史和文化傲立于
世界民族之林

，

没有强烈的民族自尊
心

，

早就亡灭了
。

但凡事皆有度
，

物极必
反

。

世界上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祖国
。

但
这种民族自尊心到了盲目排外的地步
就走向了反面

。

说
“

月亮只有外国的圆
”

固不可取
，

说
“

惟有中国的星星最亮
”

也
属偏颇之见

。

没有改革开放
，

始终闭关
自守

，

中国绝不会有今天的强大和繁
荣

。

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
，

取百国
之长

，

促中国强盛更为重要
。

同样
，

一个
人的自尊也要适可而止

，

自尊到了听不
进任何不同意见

，

无理也要搅三分的地
步

，

那至少是浅薄和幼稚了
。

常见一种人
，

清高孤傲
，

自命不凡
，

老虎屁股摸不得
，

一触即跳
，

甚至到了
神经过敏的地步

，

一句话不入耳便反唇
相讥

，

连善意的玩笑也视为恶意攻击
，

更不要谈一针见血的批评了
。

其结果不
是捍卫了自己的尊严

，

而是败坏着自己
的形象

。

作为普通人会失去朋友
，

作为
担任一官半职的领导

，

则会失去群众
。

这些人不懂得
，

自尊不是自我封闭
，

每
个人都有认识的局限性

，

都需要别人的
帮助和启迪

；

博采众长
、

虚怀若谷
，

看似
低人一头

，

恰恰是自尊的另一种光彩
、

谦逊
、

虚心是自信和实力的体现
。

渊博
的学者坦然笑纳学子的建议

，

经验丰富
的领导善于听取下属的不同意见

，

偶有
异议

，

往往是格外专注地倾听
，

即使只
有百分之一的正确也要积极采纳

，

即使
是全无可取

，

也要对其敢于挑战权威
、

探求真理的勇气加以赞赏
。

如此看来
，

学者的形象
、

领导的尊严不但毫发无
损

，

反而更显高大
，

令人景仰
!

反之
，

那些
胸无点墨

，

生怕别人不尊不敬
，

一听吹
捧

，

便喜形于色
，

一听异议
，

便面露不
快

，

人们其实并不把他当成个什么人
物

。

嘴上不说
，

心里早把他归入不屑一
顾的

“

草包
”

之列了
。

人们见得多了
，

便
慢慢摸出了规律

，

那爱摆臭架子
，

喜欢
自我标榜的

，

一般都没有什么真才实
学

；

而那平易近人
、

虚怀若谷的
，

却往往
不可小觑

，

许多振聋发聩的高见常常就
出自那里

。

这已在现实生活中屡试不
爽

。

自尊其实是一种修养
，

真正的自
尊是建立在自知之明之上的一种涵
养

。

每个人知识的多少
，

认识的深浅
，

功底的强弱都是客观存在
，

强者不会
因没有极力的显示和张扬而弱小

，

弱
者也不会因大言不惭的表白和吹嘘而
强大

。

惟有不断进取
，

始终怀着求知的
渴望

，

诚恳接受别人的指点和教诲
，

才
可能由弱变强

，

强者更强
。

纸老虎样子很可怕
，

无时无刻不
是横眉怒目

，

肚子里其实塞满了糟糠
和棉絮

，

充其量只能把天真的孩子吓
哭

；

真老虎温顺地卧在草地上
，

从不轻
露牙爪

，

甚至不轻易地吼上一声
，

而真
要发起威来

，

却啸震山林
，

威震四方
，

尖牙利齿能把狐
、

狼撕得粉碎
。

纸老虎的威严和真老虎的慈容
，

哪个更令人敬畏
？

什么才是真的自尊
？

无须言明了
。

雷抒雁
（

北京
）

张祥茂
（

北京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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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里飞出的音乐

我和夏歌
，

能够走到一起成为朋友
，

与
我们当年喜欢拉小提琴有关

。

不过
，

他才是
个真正的天才

。

那时我们同在一个车间当翻砂工
，

夏歌
属于不爱劳动的那种人

，

挺大的个子
，

细长
的两只手

，

小心翼翼戴着帆布手套
，

在车间
里东张西望游来荡去

。

他装病
，

他的活计经
常由别人替他来完成

，

然后
，

我们便看见夏
歌不断地给人家鞠躬

。

等着吧
，

迟早有一天
！

夏歌说
。

夏歌的话
，

令在场的人个个莫名其妙
。

我们在你身上
，

还能等来什么
？

这让人很瞧
不起

，

一个经常给人鞠躬
，

一个毫无自尊逃
避劳动的人

，

一个经常遭到领导批评的人
，

永远不会有出息
。

你说
，

倒底是音乐重要
，

还是车间里
的活计重要

？

夏歌说
。

我说
：“

当然是干活儿啦
，

我们是工
人阶级

。 ”

“

如果你想拉好你的小提琴
，

如果你
想当你的音乐家

，

你必须脱离劳动
。

手上
磨出光荣的老茧

，

会影响琴弦的手感
。

噪
音

，

会影响你的听力
。

音乐
，

伟大的音乐
是虚无的

！ ”

当那个夏季
，

那个寂寞难耐的夏季
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

，

我们看见
，

夏歌同
志穿过秋季的阳光出现在车间门口

。

他
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好几天了

，

车间主
任正站在那里破口大骂

，

就在这时
，

我们
的夏歌不知趣地出现了

。

眼前的人哪里
是夏歌

，

那是一名军人
。

阳光下的那个
人

，

笑眯眯站在那里英姿勃发
，

大门口投
进了惟一一束阳光

，

正把他阴阳分明地
切割在那里

。

班长说
：

你真是疯了
,

真是疯了
，

这可

是军装
，

是你这种人随便穿的吗
？

夏歌说
：

我真的要走了
，

我来向大家告
别

。

感谢这些年
，

大家对我的关照
。

我们看见
夏歌

，

那个不劳而获的夏歌
，

一副瘦长的身
躯

，

像一棵草绿色的树一样
，

已经弯了下去
，

很久才慢慢抬起
。

直到这时
，

我们才彻底相信自己的眼睛
。

班长
，

开始一步步向夏歌走去
，

我们看见
，

平时
总是大喊大叫的班长

，

眼里噙满了泪水
，

轻轻
拉起了夏歌细弱白皙的手说

：

孩子
，

你真的还
是个孩子

。

我们工人阶级
，

搞什么小提琴呢
。

夏歌说
：

我只能告诉你
，

我是文艺兵
。

夏歌离开以后
，

有很长一段时间
，

我们都
觉得车间里空荡荡的

。

这时我们才感觉到身
边少了一个人

。

有一天打开电视机
，

里面一位音乐家正
在演奏一支小提琴曲

。

我在这时想起夏歌
，

是
因字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

。

我已无法确认
，

眼
前的人是否能够是他

?

因为我早已把他忘记
。

20

年的时光里
，

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
，

他看
上去完全变了模样

，

留着很长的头发
，

有些像

个女人站在那里
，

看得出
，

他的眼里没有任何
人

，

只有音乐
，

肩上一把小提琴似与身体粘在
了

—

起
，

那已是身体的组成部分
。

要知道
，

这
电视里的那个人也是虚无的真实

，

就像我们
经常听到的一支美妙乐曲的虚无

。

但我之后还是确认了他
，

如雷的掌声中
，

他连续返场
，

不断地鞠躬
，

就在他弯下腰身那
一刻

，

我已经浑身发抖
。

那样的鞠躬
，

真是让人太熟悉了
。

生活中
，

有些事情待我们想明白
，

其实为
时已晚

。

奇怪的是
，

我们当年只知夏歌能拉
琴

，

却从未听过他的琴声
。

而现在
，

而夏歌
，

我们不得不承认
，

这个
整天在厂里垂手乱转无所事事的夏歌

，

已经
离我们越来越近了

。

一个人走进自己的理想
，

是要付出多么
大的代价

，

这个一路鞠躬走去者
，

多少年后给
我们留下的

，

依然是躬身向下的身影
，

但那意
义

，

早已大相径庭
。

这使我
，

想起了夏歌同志长年戴在手上
的那副帆布手套

，

也想起了他那不热爱劳动

的懒样子
。

同样
，

也让我想起钢琴家郎朗的
父亲

，

他绝不会轻易让他的儿子去拎一只皮
箱

。

这也许
，

与当年的夏歌是一个意思吧
。

眼
下

，

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了
。

北京奥运会期间
，

志愿者成了一道
亮丽的风景

，

他们活跃在奥运会的每一
个角落

，

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爱
心

。

其实志愿者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文化
，

在世界各地都得到认同
。

去年我曾被武钢公派到美国学习了
一段时间

，

为了尽快适应在美生活
，

由美
中交流协会组织我们与普通美国家庭联
谊

，

走进美国的街区
、

图书馆
、

体育馆
，

一
系列的社会活动

，

接待我们的全部是志
愿者

，

这使我也迫切地想通过当志愿者
来了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

。

我于是拿着推荐信和申请表到街
区报名

，

经过面试和考核
，

终于成为一
名志愿者

。

卡尔是我服务的对象
，

他今
年六十五岁

，

从福特汽车公司退休
。

老
人精神矍铄

，

非常热爱中国文化
，

明年
打算到中国旅游

。

他每天早上都到中文
培训班去上课

，

因为年龄偏大
，

他学起
来很费力

，

我的任务就是在他每天中文
课结束后帮他巩固所学的内容

。

对于老
外

，

中文最难学的就是汉语拼音中的声
调了

，

这可把卡尔难坏了
，

我每次讲解
示范

，

卡尔频频点头
，

到他真的开始练
习

，

却发出谁也听不懂的音来
。

我不得
不一遍又一遍地给他做示范

，

可他依然
憋红了脸

，

张大了嘴
，

几秒钟之后
，

还是
发出怪怪的音来

，

气得我说不出话来
。

看我半天不出声
，

卡尔像做错事的小孩
一样

，

连忙说对不起
，

看他这么大年纪
，

光秃秃的头顶上还沁出了汗
，

我只得耐
下性子地教

。

好在卡尔是个极用功的
“

学生
”，

勤能补拙
，

他渐渐能用汉语拼
音拼出简单的汉字了

。

在美国这段日子
，

教卡尔中文有时
把我弄得

“

心力交瘁
”，

但我们也在一
起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时光

，

在我有意
或无意向卡尔传播中国文化时

，

卡尔
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的窗户

，

他带我去拜访他的美国朋友
，

让我感
受到美国人热爱家庭

、

积极向上的生
活观

，

他带我到跳蚤市场去体验普通
美国老百姓的生活

，

教我做美国人最
喜爱吃的炸鸡

，

让我对美国人的生活
有了更全面的认识

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
，

卡尔已经能用中
文和我简单对话了

，

我也离开美国回到
了家乡

。

回国后
，

我收到了卡尔的来信
，

他在信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这个
来自遥远东方的志愿者表示衷心地感
谢

，

并希望早日来到自己心驰神往的中
国

。

前些日子
，

有幸去了趟广东清远
，

采访报道海峡两岸暨港澳邮政职工乒
乓球大赛

。

我从小就酷爱乒乓球
，

加之
听说清远山清水秀

，

素有广东
“

后花
园

”

美称
，

此行乃美差也
！

我来的时候
，

各代表队正陆续入
住酒店

，

酒店一楼大厅里人来人往
，

操
着不同口音

，

个个面带笑容
，

精神抖
擞

。 “

哈哈哈
……”

一阵爽朗的笑声吸
引了我

，“

老刘
！”“

老赵
！”“

你咋来了
？”

“

听说你来了
，

我想和你过两招
，

就赶
紧来了

！”“

哈哈
，

多年不见啊
，

走
！

去我
房间聊聊

！ ”

两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边
走边笑

，

搂得像小孩儿摔跤一样
。

看这群人兴奋的
，

跟过节似的
！

我
坐在大厅一角的沙发上

，

心里也暖洋
洋的

。 “

熟人好像很多
”，

我嘀咕了一
句

。 “

那当然喽
，

都是干这行的
，

很多人
都是老朋友的啦

！ ”

旁边一位
“

广东普
通话

”

赶紧替我解惑
。

晚上是开幕式
，

每一个代表队入
场都会引来一阵欢呼

。

突然
，

所有人的
目光投向中间过道的一位仁兄

，

他高
举着大旗来回摆着

，

兴奋地大喊
“

欢迎
欢迎

！ ”

呵
，

台湾中华邮政工会代表队
8

人入场了
！

场内顿时沸腾了
，

有鼓掌
的

、

有招手的
、

有喊欢迎同胞的
，

还有
蹦着跳着抛飞吻的

……

这股热乎劲
儿

，

刺激得我也连蹦了好几下
！

一到吃饭的点儿
，

餐厅里可热闹
了

。

大家夹好自己喜欢吃的菜
，

端着盘
子先四处看看

，

发现哪边热闹
，

也不管
认识不认识

，

呼啦就围上去了
。 “

尝尝
我的菜

，

这个好吃
，

给你夹一个
。 ”

天南
海北的一桌子人有说有笑

。

因为要打
比赛

，

不能喝酒
，

就有人倒上两杯可
乐

，

碰上一下
，

一干而尽
。

有一位我称做王姐的
，

王姐名王
枚

，

长得很漂亮
，

这几天一直忙着大赛
的组织和接待工作

。

晚上我正躺在床
上回味着南国的印象

，

王姐打来电话
。

“

我敢保证比赛现场很棒
！ ”

王姐的声
音有些激动

。

第二天我赶到现场时
，

吉
林队和台湾队正打得火热

！

双方你一
个反拉

，

我一个下旋
，

狠劲地扣一板
，

温柔地削回去
，

精彩极了
！

台湾同胞很
冷静

，

发挥很好
，

最终胜了吉林队
。

大
南大北两个队的队员紧紧地拥抱在了
一起

！

我鼻子猛地一酸
……

打完比赛
，

辽宁
、

香港
、

澳门三个
队相约出去玩

。

一路上
，

东北话和粤语
碰来碰去

，

倒也聊得无比开心
。

过牛鱼
嘴山铁索道的时候

，

香港队一位女队
员鼓足了勇气要挑战自己

，

好大一会
儿才迈出一步

，

慢悠悠的
，

那叫一个小
心

！

其实铁链下面防护网很安全
，

古人
的

“

三寸金莲
”

漏下去也有困难
。

大家
就在胜利的彼岸边笑边为她加油

，

山
谷中都荡漾着欢乐

。

要分别了
，

许多人互留联系方式
，

道声珍重
，

依依不舍
。

人说
，

同行是冤
家

，

更别说要在赛场上一争高低了
。

提
起那个

20

年如一日的山区邮递员
，

想
起了无数个邮政职工忙碌

、

奔波的身
影

，

而眼前的他们显得如此快乐
、

幸
福

，

年过半百的仍活力四射
。

也许正是
这个大

“

家
”

吧
，

家的轻松
、

家的温暖
、

家的依靠
……

让每一个人拥有归属
感

，

笑语欢言与勤奋工作造就了一个
和谐高效的企业

。

回味这场比赛
，

惬意
恰如南国的山水

，

真情又似岭南的初
秋

，

同行分明一家亲嘛
！

唱着开心的歌谣

黄艳梅
（

湖北
）

同行一家亲自尊琐谈
王文泸

（

青海
）

倾听世纪的忏悔

本版漫画 赵春青

美国最大橡胶公司的董事长莫根
有一个著名的观点

，

他说根据他的观
察

，

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前提不是学历的
高低和专业素养的多少

，

而是看他做事
情开心的程度

。

这位实业界的领袖对于那些所谓
单靠十年寒窗就可以成名的古训

，

并没
有信心

。

因此
，

每次他的公司招聘员工
，

他的条件都很特别
。

他不讲学历和专
业

，

他重在考察这个人对于所要应聘的
职位有多少兴趣

，

喜欢的程度
。

而应聘
成功了

，

他还要继续考察
，

看这个人做
事情是否开心

，

不能够变成工作的奴
隶

。

因为他认为
，

一旦变成了工作的奴
隶

，

也就没有了丝毫兴致
，

所有的创造
力必然丧失殆尽

，

也就不会给企业带来
任何创新的精神了

。

有一个叫成廉的人
，

是纽约证券股
票交易市场的主管人员

，

他的收入很
高

，

但是他却没有快乐
，

他说他被工作
忙得连微笑的机会都没有

。

太太抱怨他
缺乏爱

，

孩子抱怨他缺乏亲情
，

同事则
抱怨他没有人情味

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
，

他遇到了莫根
。

他对莫根说
，

他是百老
汇最成功的人和最不快乐的人

。

莫根认为是工作的压力让他失去
了快乐的能力

。

莫根给他写了一张
“

秘
方

”，

让他每天这样去做
。

早上起床以后去洗手间
，

对着镜子

说
：

早上好
，

今天快乐
!

转过身来见到太太的第一句话就
说

：

亲爱的
，

早上好
!

他发现太太万分惊
诧

，

太太说
：

今天一定有什么好事情吧
?

出门开车去公司
，

哼起最喜欢的歌
谣

。

他发现自己的心情是那么清爽
。

到了公司
，

他对着门口的保安点头
微笑

，

保安受宠若惊地向他敬礼
。

他对
电梯管理员微笑着点头

，

人家也微笑着
致意

。

见到同事
，

他马上问候
：

早上好
!

他发现大家似乎也都像有什么好事情
要发生一样

，

满脸上都荡漾着快乐
。

一天当中
，

他对所有打交道的人报
以微笑

，

他发现大家对他也报以微笑
，

全然没有了往日紧张激烈的气氛
。

下班回家
，

开动了车子
，

他哼起了另
一首学生时代的歌谣

。

他感觉这一天是
那么美好

，

那么轻松愉快
，

周围的人都是
那么和善

，

这个世界那么富有人情味
。

回到家里
，

他对着太太和孩子微
笑

，

太太和孩子说
，

今天一定有大好事
情

！

是啊
，

他说
，

人生还有什么胜过好心
情呢

！

他天天这样去做
，

所有的人都发现
他变了

，

他由一个容易焦躁非常情绪化
经常绷着脸的人

，

变成了一个总是唱着
美丽的歌谣

，

总是微笑着的快乐的人
。

他对于自己的工作
，

也由原来的畏
惧和压力

，

变得喜欢起来
，

原来感觉的
枯燥乏味荡然无存

，

一切都变得生机勃
勃

。

没有多久
，

他的职位得到升迁
。

事实上
，

他还是他
，

周围的人没有
丝毫改变

，

他的家庭没有丝毫改变
，

他
的工作没有丝毫改变

，

他只是改变了他
自己的心情而已

。

但是
，

心情的改变
，

却
把他的一切都改变了

。

快乐和幸福人生的秘密在这里
，

解
除烦恼的秘密在这里

，

成功的秘密也在
这里

：

唱着开心的歌谣去生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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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韩国感受教师节

姨妈一家在韩国釜山定居多年
，

今年
五月我总算办好了一切手续

，

来到了釜山
。

第二天
，

姨妈就带我去釜山著名景点梵
鱼寺游玩

。

我们步行去地铁站
，

一路上我看见
很多少男少女手里都捧着一束玫瑰花

，

玫瑰
花上还缠绕着五颜六色的丝带

。

我惊讶于釜
山这座海滨城市的浪漫情调

，

暗自思忖
，

他们
看模样都是稚气未脱的学生

，

难道都早恋了
吗

？

况且今天也不是情人节啊
！

我说出了心中
的疑惑

，

姨妈笑了起来
。

她告诉我
，

今天是五
月十五日

，

正逢韩国的教师节
，

学生们会在这
一天给老师送上一束玫瑰花和一封问候信

，

表达对老师辛苦一年的感激之情
。

我们坐上一辆开往梵鱼寺的地铁
，

正
好遇到上班高峰期

，

车里非常拥挤
。

车开出
两站

，

这时上来一位中年男士
，

他戴着一副
金丝眼镜

，

显得很有绅士风度
。

不少有座位
的乘客都主动站起来

，

热情地请他来坐位
子

，

态度十分谦恭
。 “

这位先生是个大人物
吧

！

是釜山市长微服私访吧
！ ”

我悄悄对姨
妈调侃着说

。 “

你怎么又忘记了
？

今天是韩
国的教师节

。 ”

姨妈接着解释说
：“

从这位先
生的衣着上可以看出他是釜山中学的教
师

，

教师节这天
，

在地铁
、

公汽上人们都会
诚心诚意地为教师让座

。 ”

在梵鱼寺游玩了一整天
，

回到姨妈家天
已经黑了

，

姨妈家却灯火通明
，

只见姨父端
坐在长长的餐桌前

，

面前整整齐齐摆着十六
盘菜

，

他身边围着男男女女十来个人
，

人们
脸上都带着笑容

。

姨妈自豪地说
，

姨父在一
所韩国学校教了多年中文

，

可谓桃李遍天
下

，

这些客人都是姨父的学生
，

每年教师节
他们都来看望姨父

，

并且自带材料
，

为姨父
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佳肴

，

当姨父逐一开始
品尝弟子们做出的美味时

，

大家一起唱起了
《

老师的恩惠
》

这首歌
，

触景生情
，

我也思念
起千里之外我学生时代的那些老师来了

。

余平
（

湖北
）


